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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在《关于马克思主义

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谈

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

感性到理性的认识问题。他认为，

长期以来，我们只谈从感性到理

性，跳过了知性阶段，这是一个

20世纪80

年代的中国，虽

说刚刚从“文革”梦

魇中苏醒过来，但要真

正摆脱“左”的困扰，还需

待以时日。

1983年适逢马克思逝世百年

祭。中央考虑届时举行隆重热烈

的纪念活动，活动分两个层次，

一是由中共出面，召开纪念大会，

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讲话；二是召开学术研讨会，由

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

教育部牵头，请周扬做报告。

1982年秋，王元化当时还在

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担任

领导工作。一天分社党委接到市

委的电话，说中宣部来电叫王元

化去北京。9月底，王元化乘飞机

抵京。在中宣部，大家首先研究

为周扬文章主持起草的人选，有

人提出要王元化来担任。

王元化推说自己工作中断20

多年了，复出不久，有些情况不

了解，故接受这项工作有困难。

但是讨论下来的结果，大家还是

觉得让他负责比较合适。

会后，王元化请顾骧陪他去

看望周扬同志，周扬此时正住在

北京医院治疗腿疾。

1983年春节前四天，王元化收

到周扬来信，说现在可以开始工作

了，要他到天津迎宾馆。春节后的

2月25日，王元化赶到天津，抵达周

扬同志下榻的天津迎宾馆。顾骧与

王若水晚些时候到达。这时，他们

几个人明确地知道了自己的任务是

协助周扬同志起草马克思忌辰一百

周年报告稿。

人都到齐了，第二天周扬和

王元化等人就共同起草纪念马克思

逝世一百年讲话稿，题为《关于马

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由王元化统稿，周扬同志定稿。

他们一开始先讨论写文章的

事，这样用了整整三天。

讨论的时候，王元化说：

“现在许多文艺问题说不清楚。

由于文艺思想都有哲学、美学的背

景，如果不在哲学上弄清，许多文

艺理论问题就谈不深，谈不透，所

以最好先从哲学方面弄弄清楚。”

周扬同意王元化的意见，让

他与王若水、顾骧三个人就这个问

题进行准备，并指定第一天由王元

化谈，第二天王若水淡，第三天顾

骧谈。

王元化主要谈了认识论方面的

问题。他说《实践论》和《矛盾论》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

贯穿在他的一切理论之中。

理论界对这两论也作过很多

探讨，问题也很多。有些和文

艺理论也有直接的关系，很值

得我们研究。他提出，在这里所

要谈的是从感性到理性的问题。

王元化认为把认识过程概括

为由感性到理性自然是对的。但

不要忽略在感性到理性之间还有知

性的阶段。知性也是不同于感性认

在周扬的病房里，王元化见

到了周扬。

周扬劈头就问：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要找人写文章，要我

参加起草吗？”王元化有些惊诧。

周扬的记性有些差劲。经王

元化这么提醒，他这才恍然记起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年文章的事，

“前些时候，我曾经说起要找几个

人一起谈谈，比如上海的王元化，

可是现在我生病躺在医院里，怎

么能写呢？”这时王元化才明白，

原来是贺敬之下令叫他来的。他

又到隔壁病房去看贺敬之。

贺敬之热情相迎，但被护士

严厉阻拦说他是病毒性感冒不能

会客，不顾贺的“只谈五分钟”

的要求，没有商量余地将两人拉

出他的病房外。

回去以后，王元化和顾骧商

量，并建议题目定在“中国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但

是由于周扬患病， 工作无法进行，

再加上来去匆匆，临时之间，手

头资料也缺乏。所以王元化只在

北京呆了两天，就返回上海。为

周扬起草报告之事暂时搁了下来。

识的抽象思维，但

这种抽象思维和作

为理性的抽象思维

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我们不能把它视为

可以达到对事物的

全面的、本质的和

内在联系的认识。

理性具备这种认识

功能是因为它是辩

证的，而知性认识

是形而上学。感性、

知性、理性不仅是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提

法，而且也是马克思的提法。马克

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

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

具体阐明了感性。知性、理性的认

识过程，并且还说这是唯一正确的

科学方法。

第二天，王若水谈的是人道主

义、异化问题。第三天顾骧也讲了

他的一些看法。三个人的发言都由

周扬秘书丁春阳整理成记录稿，经

他们本人修订后再交周扬。过了两

天周扬经过了酝酿，又召集他们三

个人，对他们说，他考虑就用他们

的发言稿作基础，写一篇文章。这

篇文章分四个问题，即后来发表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

的探讨》的四个部分。

讨论中王若水对人道主义、异

化问题有很多发挥，希望这个问题

成为文章中的重点。

周扬对知性问题很感兴趣，让

王元化写进去。

王元化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已发表过文章，如果写进去变成

你重复我的观点，这不大好。”

周扬说：“那没有关系，你可

重要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否定之

否定。长期以来，我们只讲一分

为二、只讲差异就是矛盾、矛盾

就是斗争，产生了斗争哲学，取

消了多样的统一，造成极大危害。

王若水谈的是异化问题。异化问题

过去有人提出过，但没有成为广

泛讨论的问题，也没有引起争论。

因为它是一个不大容易被人理解

的哲学理念。这次王若水提出来，

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虽说事隔多年，但王元化对

在天津那几天的经历记忆犹新。在

在这篇文章中写明我赞成你那篇文

章中的论点。”王元化只好尽量从

不同角度来写，这使他写得很吃力。

他们讨论结束，三个人就按周扬的

意见分头去写，写好交他审定。

对此，王元化后来在《<读黑

格尔>序》中也谈到过，这里不妨

摘引其中的一段：“一九八三年初，

我们在天津迎宾馆为周扬起草那篇

惹起一场风波的讲话稿时，他听到

我对知性问题的阐释很感兴趣，坚

持要我在讲话稿中把这问题写进

去。我说在此以前我已有文章谈过

了，他说没有关系，可以在讲话稿

中说明他对这观点的赞同。这篇讲

话稿后来成为引发一次事件的开

端。在这次事件中，知性问题虽然

不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也受到株

连，被指摘为和权威理论唱对台戏，

‘要回到康德去’。对于这种责备，

我一直沉默着，现在也不准备回答。

我只想对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批判

者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回避了

我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诠释

呢？要知道除非在这个问题上将我

的论据论证驳倒，你们是不能稳操

胜算的。”

讨论中，对于周扬有些见地，他

非常赞同。周扬说中国革命在民

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俄

国民主革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

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普

列汉诺夫这些理论家，而中国革

命缺乏这样的理论家。我们往往

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强调“边

干边学”、“急用先学”、“做什么学

什么”等等。

对此，王元化认为，周扬的

意见是切中时弊的。我们向来对

理论采取功利态度，这种轻视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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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
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

革命带来很多问题。

王元化还记得，周扬在审稿

时，对有的部分不够满意，让他在

此基础重写。王元化受命后，只好

挑灯夜战。而那时他已很少通宵加

班，但为了赶时间，他也没什么怨

言。

这篇文章在周扬去党校作报

告的前一天，即3月6日的晚上，由

周扬本人审定，进行了最后的润色，

直到3月7日凌晨才匆匆印出。

因为连日的劳累，王元化当

天没有去会场，后来就在电话中问

周扬反应如何，他说反响不错。报

告会是由王震主持。报告结束王震

和他握手说讲得很好，还问周扬“异

化”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当时王元化也高兴，第二天

就回上海了。王元化走后，不想事

情急转直下。原定于3月9日结束

的会突然延期，3月10日胡乔木找

郁文、夏衍、王若水一起到周扬

家里，提出了意见，由此逐步升级，

掀起了一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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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983年，周扬（前左）、王元化（前右）、顾骧（后

左）、王若水（后右）在天津迎宾馆合影


